
寒
流
冷
風
襲
港
，
除
夕
可
不

好
受
。
惦
念
㠥
那
些
獨
居
長

者
、
露
宿
街
頭
者
，
為
他
們
送

上
祝
福
，
希
望
愛
心
能
為
他
們

送
暖
度
過
寒
冬
，
送
走
不
幸
，

迎
來
幸
福
！

又
到
送
舊
迎
新
時
，
今
天
已
是
二

○
一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新
的
一
年
開

始
。
這
一
天
，
每
個
人
都
懷
㠥
熱
切

心
情
來
個
新
展
望
。
其
實
，
來
個
展

望
也
好
，
夢
想
也
罷
，
都
是
生
命
源

泉
的
動
力
，
是
努
力
奮
鬥
目
標
，
每

逢
新
年
伊
始
，
相
互
都
來
個
互
祝
，

形
成
很
受
歡
迎
的
祝
賀
祝
福
文
化
。

從
前
，
這
些
吉
祥
語
透
過
﹁
年
卡
﹂

互
送
互
動
；
而
今
，
隨
㠥
科
技
發

展
，
手
機
互
聯
網
大
行
其
道
，
也
為

了
環
保
和
節
省
時
間
，
在
歲
晚
除
夕

那
一
天
，
頻
頻
接
到
或
送
上
新
年
賀

語
。
細
讀
賀
語
內
容
，
言
辭
很
豐

富
，
形
成
新
文
風
、
新
的
賀
年
文

化
。
不
單
是
新
曆
年
，
料
舊
曆
春
節
也
如
是
。
年

卡
印
刷
商
生
意
將
漸
式
微
了
。
一
個
時
代
有
新
舊

交
替
行
業
是
必
然
的
。

歌
仔
都
有
唱
﹁
一
人
有
一
個
夢
想
﹂
。
新
年

頭
，
又
長
大
一
歲
了
。
各
位
朋
友
，
你
的
新
年
願

望
、
新
的
夢
想
是
什
麼
呢
？
我
就
很
簡
單
，
因
為

我
知
足
，
知
足
常
樂
呀
！
我
把
我
的
追
求
目
標
定

得
低
，
隨
㠥
歲
月
流
逝
，
年
齡
增
長
，
追
求
目
標

愈
降
低
，
壓
力
自
然
減
。
身
體
健
康
，
平
安
是

福
，
推
而
廣
之
，
世
界
和
平
、
社
會
和
諧
，
包
容

互
讓
、
經
濟
發
展
，
奮
發
進
步
，
人
人
有
工
做
，

家
家
有
飯
開
。
足
願
焉
！
這
非
夢
想
，
只
要
人
人

都
為
此
目
標
而
努
力
，
夢
想
一
定
能
實
現
。

遺
憾
的
是
，
世
界
這
麼
大
，
每
個
人
都
有
自
己

的
想
法
，
都
有
私
心
。
又
何
況
，
風
雲
變
幻
的
局

勢
包
括
政
治
人
為
的
，
來
自
大
自
然
的
災
難
，
不

確
定
的
因
素
㠥
實
不
少
，
面
對
不
明
朗
的
明
天
，

雖
有
虛
懷
若
谷
的
胸
懷
，
仍
要
有
處
變
不
驚
、
應

付
變
局
的
智
慧
和
能
耐
。
世
界
複
雜
多
變
的
，
不

單
只
是
政
局
時
勢
，
還
有
雲
詭
風
譎
的
經
濟
變
局

不
定
。
此
時
此
刻
，
確
也
需
要
終
身
學
習
，
要
有

一
身
與
時
俱
進
的
知
識
才
能
輕
鬆
應
付
危
機
，
才

能
笑
看
風
雲
過
，
把
握
時
機
，
迎
接
挑
戰
，
最
後

贏
得
勝
利
，
實
現
夢
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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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看
一
些
大
名
氣
電
影
，
劇
情
已
大
致
掌
握
，
便

會
留
意
其
他
細
節
，
往
往
有
意
想
不
到
的
發
現
。

像
︽
花
樣
年
華
︾，
聲
演
周
慕
雲(

梁
朝
偉)

太
太

的
，
原
來
是
孫
佳
君
，
聲
演
蘇
麗
珍(

張
曼
玉)

丈
夫

的
，
竟
是
張
耀
揚
，
還
要
到
看
片
尾
字
幕
才
認
得

出
，
據
說
是
給
導
演
剪
剩
聲
音
和
背
影
。
較
遠
的
是
胡
金

銓
的
經
典
，
如
一
九
七
五
年
作
品
︽
忠
烈
圖
︾
裡
演
喬
宏

助
手
的
，
就
是
年
輕
時
的
劉
江
，
現
在
無
㡊
劇
集
還
時
常

見
到
他
當
父
輩
角
色
。
之
前
七
三
年
的
︽
迎
春
閣
之
風
波
︾

就
更
厲
害
，
演
迎
春
閣
這
家
間
諜
窩
的
荒
山
客
棧
底
東
家

的
，
就
是
一
代
巨
星
、
﹁
影
壇
長
青
樹
﹂
李
麗
華
。
但
今

天
一
提
到
胡
金
銓
電
影
，
大
家
馬
上
想
到
英
姿
颯
颯
的
徐

楓
、
白
鷹
和
上
官
靈
鳳
，
想
是
踏
進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

人
心
為
之
一
變
，
新
臉
孔
之
﹁
酷
﹂
之
青
春
之
秀
氣
，
確

是
上
世
紀
四
五
十
年
代
走
過
來
的
李
麗
華
無
法
抵
擋
。

今
年
無
㡊
電
視
的
頒
獎
典
禮
，
﹁
順
便
﹂
頒
發
了
數
個

﹁
傑
出
演
員
大
獎
﹂
給
幾
位
資
深
藝
員
，
一
眾
得
獎
者
最

精
警
的
金
句
有
二
：
一
是
當
晚
有
份
當
司
儀
的
鄭
裕
玲
衝

口
而
出
說
，
真
係
﹁
又
食
又
拎
﹂，
言
下
之
意
是
多
謝
夾

盛
惠
，
卻
之
不
恭
；
二
是
許
紹
雄
說
，
他
由
入
行
的
第
一

天
起
，
就
不
是
為
了
㟊
獎
，
而
是
為
了
㟊
人
工
。
我
深
信
他
們
都
是

由
衷
之
言
，
也
是
我
談
過
的
香
港
世
俗
神
髓
：
我
收
得
你
錢
，
就
在

能
力
範
圍
內
演
好
份
內
的
戲
，
公
平
交
易
，
講
合
約
精
神
，
一
手
交

錢
一
手
交
貨
，
別
給
我
來
文
化
藝
術
那
一
套
。
這
是
不
是
固
步
自

封
、
不
求
上
進
的
態
度
？
也
許
是
，
不
過
起
碼
老
老
實
實
，
不
奢

談
。說

回
襯
托
的
角
色
。
男
女
主
角
這
回
事
，
戲
演
成
怎
樣
早
有
公

論
，
特
別
是
殿
堂
級
的
，
演
得
好
是
應
該
，
所
以
很
少
有
驚
喜
。
至

於
孫
佳
君
，
演
情
婦
倒
還
合
她
戲
路
，
只
是
張
耀
揚
這
個
入
型
入
格

的
黑
社
會
江
湖
大
佬
，
演
情
夫
便
很
惹
人
幻
想
，
很
想
看
看
。
同

樣
，
見
到
︽
忠
烈
圖
︾
的
劉
江
，
便
很
想
知
道
他
這
幾
十
年
走
過
了

怎
樣
的
路
。
看
不
到
的
，
少
人
提
的
，
越
想
看
。
留
白
的
，
剪
掉

的
，
最
引
人
。

百
家
廊

陶
　
然

剪掉的更想看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
老
師
，
我
們
應
該
看
甚
麼
書
，
才
可
改
善
我

們
拙
劣
的
文
筆
？
﹂

每
一
學
期
的
寫
作
課
上
，
都
有
學
生
提
出
這
樣

的
問
題
。
方
今
中
文
水
準
低
落
，
大
學
生
的
中
文

確
是
一
蟹
不
如
一
蟹
，
這
是
誰
的
錯
？
是
香
港
教

育
的
錯
？
能
自
知
﹁
文
筆
拙
劣
﹂
的
，
這
個
學
生
已
能

自
省
，
已
知
奮
發
了
。
但
這
個
問
題
，
我
真
的
無
從
答

覆
，
他
們
究
竟
要
看
甚
麼
書
？
我
唯
有
說
：
﹁
開
卷
有

益
，
依
自
己
的
興
趣
找
來
讀
吧
，
但
必
須
要
養
成
每
天

閱
讀
的
習
慣
。
﹂

被
追
問
得
急
了
，
就
介
紹
一
些
現
時
叱
㜿
香
港
寫
作

界
而
文
筆
較
佳
的
作
家
。
今
個
學
期
，
又
有
學
生
提
出

同
樣
的
問
題
，
並
問
有
些
甚
麼
﹁
方
法
﹂
的
書
？
唉
，

有
甚
麼
﹁
方
法
﹂
？
記
得
小
學
時
，
曾
看
過
一
些
甚
麼

﹁
四
季
描
寫
詞
典
﹂、
﹁
人
物
描
寫
﹂
諸
如
此
類
的
書
，

但
依
今
坊
間
已
鮮
見
了
；
而
且
，
這
都
不
是
閱
讀
的

﹁
正
途
﹂。
這
個
新
傳
系
的
學
生
，
竟
發
揮
記
者
的
窮
追

猛
打
精
神
，
迫
不
得
已
說
：
﹁
最
佳
的
方
法
是
閱
讀
，

但
可
看
看
朱
自
清
的
，
不
是
他
的
︽
背
影
︾、
︽
荷
塘
月

色
︾，
而
是
他
的
︽
標
準
與
尺
度
︾、
︽
語
文
零
拾
︾
等

指
導
性
的
書
，
圖
書
館
會
有
。
﹂

無
巧
不
成
話
，
上
完
課
在
書
店
便
見
到
一
部
朱
自
清

寫
的
︽
文
藝
常
談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二
○
一
二
年
八
月
︶。

這
是
一
部
重
新
編
選
的
書
，
來
自
朱
自
清
所
著
的
藝
文
、
語
文
的

著
作
。
其
中
有
述
及
語
文
的
，
最
值
得
學
生
一
看
，
包
括
︽
文
言

白
話
雜
論
︾、
︽
語
文
學
常
談
︾、
︽
論
教
本
與
寫
作
︾、
︽
寫
作
雜

談
︾
等
多
篇
。
朱
自
清
這
些
寫
於
三
、
四
十
年
代
的
、
主
要
給
中

學
生
看
的
文
章
，
雖
然
社
會
情
勢
、
教
育
狀
況
與
今
不
同
，
但
仍

然
值
得
拿
來
參
考
，
以
提
高
語
文
的
水
準
。

在
︽
寫
作
雜
談
︾
的
開
篇
，
朱
自
清
一
針
見
血
：
﹁
多
年
批
改

學
生
作
文
，
覺
得
他
們
最
大
的
毛
病
是
思
路
不
清
。
思
路
不
清
就

是
層
次
不
清
，
也
就
是
無
條
理
。
﹂
當
年
的
學
生
已
是
如
此
，
現

今
的
學
生
更
是
變
本
加
厲
，
前
後
矛
盾
的
極
多
，
這
多
緣
於
邏
輯

訓
練
不
足
；
加
上
香
港
的
學
生
在
思
考
上
用
的
是
粵
語
，
若
透
過

說
話
而
照
說
話
寫
出
來
，
便
無
文
脈
可
言
，
即
無
起
承
轉
合
，
滿

紙
港
式
中
文
，
更
無
邏
輯
。
這
種
口
語
化
的
文
章
，
在
我
幾
年
的

教
學
生
涯
上
，
比
比
皆
是
，
而
口
語
化
文
章
最
大
的
缺
陷
是
：
無

文
采
。

朱
自
清
認
為
學
生
要
寫
好
文
章
，
除
了
多
讀
經
典
外
，
還
主
張

多
看
報
紙
雜
誌
，
可
滋
補
文
筆
和
擴
闊
視
野
，
當
年
報
刊
的
質
素

甚
高
，
這
或
說
得
通
；
但
在
今
時
的
香
港
，
有
些
報
刊
的
文
字
實

在
不
敢
恭
維
，
西
化
句
、
嚕
囌
句
滿
紙
，
實
非
學
習
的
對
象
，
所

以
要
小
心
慎
選
報
刊
閱
讀
。

朱
自
清
有
句
﹁
現
在
的
學
生
肯
細
看
老
師
的
批
改
已
經
很
少
﹂，

用
之
於
今
日
的
學
生
，
何
嘗
不
是
？
枉
費
了
老
師
的
心
血
，
又
怎

有
進
步
！

■
朱
自
清
教
授
中
文
寫
作
的
苦
口
婆
心
，
由
這
書
可
見
。

作
者
提
供
圖
片

朱自清談語文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莫
言
愛
講
故
事
，
他
連
在
頒
獎
台
上

的
演
講
，
也
是
在
講
故
事
。
文
學
小
說

就
是
講
故
事
，
寫
慣
了
，
也
就
慣
性
地

講
出
來
。

他
在
講
台
上
講
的
第
一
個
故
事
，
就

是
講
母
親
。
也
難
怪
，
孩
子
的
第
一
個
至
愛
就

是
母
親
。
母
親
第
一
個
疼
愛
的
就
是
自
己
的
孩

子
。
何
況
莫
言
是
母
親
最
小
的
男
孩
。

已
經
成
長
了
的
孩
子
，
已
經
成
年
的
人
，
對

母
親
的
回
憶
都
是
好
的
。
任
誰
的
孩
子
都
曾
有

過
母
親
的
打
罵
，
但
回
憶
中
，
特
別
對
逝
去
的

母
親
，
都
是
慈
祥
的
，
給
好
東
西
吃
的
，
保
護

孩
子
不
給
人
欺
負
的
保
護
神
。

莫
言
說
道
：
﹁
我
母
親
經
常
提
醒
我
少
說

話
，
她
希
望
我
能
做
一
個
沉
默
寡
言
、
安
穩
大

方
的
孩
子
。
﹂
沒
有
什
麼
文
化
的
母
親
，
當
然

不
知
道
世
道
上
多
言
惹
禍
的
風
險
，
也
料
不
到

自
己
的
兒
子
會
成
為
一
個
能
言
善
道
、
名
聞
全
球
的
大

作
家
。
但
與
母
親
的
希
望
相
反
，
莫
言
自
稱
﹁
顯
露
出

極
強
的
說
話
能
力
和
極
大
的
說
話
慾
望
﹂，
並
且
自
認
為

﹁
無
疑
是
極
大
的
危
險
﹂。
這
也
許
是
他
把
筆
名
擬
為

﹁
莫
言
﹂
的
原
因
之
一
。
即
管
這
個
名
字
其
實
是
對
自
己

的
一
種
諷
刺
。

他
在
講
壇
上
講
的
另
一
個
故
事
，
說
是
他
的
寫
作
受

到
他
的
家
鄉
曾
出
現
過
一
個
講
神
鬼
故
事
的
大
家
蒲
松

齡
的
影
響
。

蒲
松
齡
是
清
代
文
學
家
，
但
屢
試
皆
落
第
，
七
十
一
歲

始
成
貢
生
。
他
以
︽
聊
齋
誌
異
︾
傳
世
。
此
書
以
談
狐
說

鬼
的
故
事
諷
刺
時
政
和
人
生
。
莫
言
的
小
說
也
每
多
神
神

鬼
鬼
的
插
曲
。
除
了
讀
聊
齋
之
外
，
他
在
鄉
下
聽
了
許
多

神
鬼
故
事
，
甚
至
經
常
產
生
幻
覺
。
於
是
他
便
把
這
些
現

實
和
魔
幻
交
織
的
情
節
寫
進
小
說
裡
。

莫
言
在
講
話
中
，
又
隱
隱
約
約
地
講
他
的
第
三
個
故

事
，
這
就
是
他
成
長
在
一
個
苦
難
和
荒
謬
的
時
代
。
雖

然
那
些
年
他
大
多
生
活
在
山
東
高
密
東
北
鄉
，
但
也
嘗

到
饑
荒
年
頭
挨
餓
的
滋
味
，
目
睹
許
多
不
近
人
情
的
政

策
。
這
些
批
判
性
的
故
事
，
應
該
說
是
使
莫
言
變
成
敢

言
。他

說
：
﹁
燃
燒
的
激
情
和
憤
怒
，
會
讓
政
治
壓
倒
文

學
。
﹂

莫言的演講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思　旋

思旋
天地

據
說
，
歷
史
上
有
﹁
杭
州
以
湖
山
勝
，
蘇
州

以
市
肆
勝
，
揚
州
以
園
亭
勝
﹂
之
說
法
，
雖
然

後
來
蘇
州
園
林
不
斷
崛
起
，
但
在
以
鹽
業
興
邦

的
揚
州
城
內
，
還
是
留
下
數
座
精
緻
典
雅
的
園

林
，
其
中
最
著
名
的
就
有
名
列
﹁
江
南
四
大
園

林
﹂
之
一
的
個
園
。

揚
州
的
個
園
雖
然
也
是
江
南
的
園
林
，
不
過
與
蘇

州
的
園
林
、
北
方
的
皇
家
園
林
又
有
不
同
的
風
情
。

個
園
是
由
揚
州
鹽
商
所
建
，
建
於
清
嘉
慶
二
十
三

年
。
屋
主
經
營
鹽
業
致
富
，
非
常
喜
歡
竹
子
，
所
以

個
園
內
種
滿
了
各
式
各
樣
的
竹
子
，
個
園
的
個
字
也

是
來
自
於
竹
子
，
因
為
竹
葉
看
起
來
就
像
個
﹁
個
﹂

字
。江

南
園
林
參
觀
過
好
幾
座
，
之
前
在
南
京
、
上

海
、
蘇
州
參
觀
的
園
林
，
大
體
上
感
覺
都
差
不
多
，

但
個
園
卻
是
有
完
全
不
同
的
感
受
。
一
進
個
園
被
大

量
的
竹
子
所
包
圍
，
步
道
兩
旁
都
是
竹
林
，
雖
然
是
炎
炎
夏

日
，
但
走
在
綠
意
盎
然
的
竹
林
中
，
卻
感
到
相
當
清
涼
。
個
園

另
一
個
特
別
之
處
，
是
在
庭
院
裡
使
用
不
同
的
石
料
，
堆
砌
成

春
、
夏
、
秋
、
冬
四
景
，
四
季
假
山
都
各
有
特
色
。

走
過
了
庭
院
，
來
到
後
頭
是
屋
主
起
居
的
宅
第
，
這
座
宅
第

與
其
他
園
林
有
非
常
大
的
不
同
。
當
地
人
將
屋
主
的
這
個
宅
第

稱
作
﹁
五
路
豪
宅
﹂，
因
為
這
裡
有
五
個
大
門
，
稱
福
、
祿
、

壽
、
財
、
喜
。
五
個
大
門
依
照
當
天
不
同
的
狀
況
而
開
，
例
如

商
戶
解
送
鹽
款
到
達
時
，
就
開
財
門
迎
接
，
意
思
就
是
財
門
大

開
；
如
果
家
裡
有
人
過
生
日
、
有
人
上
門
祝
壽
時
，
就
開
啟
壽

門
；
家
裡
有
人
升
官
出
仕
，
那
就
開
祿
門
；
以
此
類
推
，
所
以

附
近
的
百
姓
人
家
，
只
要
看
今
天
個
園
開
哪
扇
門
，
就
可
以
得

知
今
天
屋
主
有
什
麼
喜
事
。

逛
膩
了
蘇
州
的
園
林
，
來
個
園
看
看
別
有
一
番
風
味
，
與
蘇

州
、
南
京
的
園
林
相
比
，
它
確
實
有
㠥
不
同
的
風
格
與
趣
味
，

尤
其
是
一
片
片
的
竹
林
，
走
在
其
中
相
當
舒
服
，
比
其
他
的
園

林
更
多
了
一
種
幽
靜
、
自
然
的
風
味
。

個園的竹林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新年願望

喜
歡
鄺
美
雲
並
非
因
為
我
替
她
起
了

﹁
鄺
美
人
﹂
這
個
貼
切
的
外
號
，
是
因
為
她

夠
真
心
。
當
年
，
其
實
廿
年
前
，
小
妹
獲

頒
﹁
香
港
十
大
傑
出
青
年
﹂，
我
只
請
了
她

這
一
位
圈
中
朋
友
，
因
為
我
知
道
她
真
的

替
我
高
興
，
她
送
我
的
原
子
筆
至
今
依
然
留

㠥
。喜

歡
她
，
因
為
她
孝
順
，
她
一
直
侍
奉
撫
養

她
成
人
的
婆
婆
。
喪
禮
中
，
她
平
靜
地
告
訴

我
，
婆
婆
愛
美
，
直
到
最
後
一
程
，
她
告
知
婆

婆
，
人
身
如
衣
服
，
舊
了
壞
了
也
不
好
再
留

㠥
，
來
生
可
以
換
一
件
新
的
，
結
果
老
人
家
安

詳
離
世
。

喜
歡
她
，
因
為
她
經
常
仗
義
執
言
，
例
如
，

當
年
梅
媽
媽
被
人
指
罵
是
個
貪
錢
女
人
，

C
A

L
L
Y

正
義
直
指
：
﹁
到
底
她
是
梅
艷
芳
的
母

親
，
用
女
兒
的
財
富
是
天
經
地
義
。
﹂

喜
歡
她
，
因
為
她
努
力
，
她
是
八
二
年
港
姐

亞
軍
，
從
未
因
美
貌
放
慢
手
腳
。
她
努
力
創

業
，
開
拓
自
己
的
珠
寶
品
牌
，
她
豪
言
地
說
：

﹁
店
內
每
一
件
傢
俬
物
品
都
是
由
自
己
經
營
回
來

的
。
﹂

喜
歡
她
，
因
為
她
的
善
心
，
由
○
三
年
開
始
她
跑
遍
偏
遠

山
區
，
開
辦
超
過
五
十
所
﹁
鄺
美
雲
佛
教
小
學
﹂。
她
事
事

親
力
親
為
，
開
學
禮
上
，
小
朋
友
會
為
這
位
大
善
長
綁
上
紅

色
圍
巾
，
她
又
會
高
高
興
興
地
走
到
台
上
致
辭
。

喜
歡
她
，
因
為
她
夠
真
！
間
中
我
們
會
互
通
訊
息
，
她
的

回
覆
並
非
即
時
，
除
了
那
一
次
：
﹁
恭
喜
妳
，
男
朋
友
林
先

生
不
錯
呀
。
﹂
不
消
三
分
鐘
，
她
傳
來
了
﹁T

H
X

淑
梅

姐
。
﹂

平
安
夜
，C

A
L
L
Y

舉
辦
了
﹁
幸
福
五
十
﹂
生
日
會
，
當

晚
穿
上
紅
色
長
裙
的
壽
星
妹
，
早
被
新
聞
媒
體
重
重
圍
㠥
，

圈
內
是
她
和
林
先
生
，
連
兩
隻
愛
犬C

A
SH

和E
U

R
O

都
被

迫
在
圈
外
了
。

台
上
男
朋
友
自
我
介
紹
：
﹁
我
是
來
自
㞫
基
兆
業
的
林
達

民
。
﹂
登
時
全
場
起
哄
。
司
儀
要
他
唱
歌
，
他
一
口
答
應
，

而
且
唱
起
情
歌
有
板
有
眼
。
大
家
當
然
不
會
放
過
大
美
人
，

她
清
唱
一
曲
︽
月
亮
代
表
我
的
心
︾，
含
情
脈
脈
的
，
大
家

猶
如
玩
新
人
，
不
斷
大
嚷
﹁
咀
佢
，
咀
佢
。
﹂
徇
眾
要
求
，

真
的
咀
了
。
儼
如
一
場
婚
禮
預
演
！

翌
日
，
我
傳
她
一
段
心
聲
：
﹁
上
天
一
定
眷
顧
好
心
腸
的

人
，
所
以
有
這
樣
完
美
男
朋
友
出
現
。
如
果
他
求
婚
，
妳
要

答
應
呀
。
大
家
都
等
㠥
你
倆
的
喜
宴
。
﹂
同
樣
三
分
鐘
後
傳

來
了
﹁T

H
X

淑
梅
姐
。
﹂
祝
願
二
○
一
三
年
很
快
收
到
好

消
息
！
新
年
快
樂
呀
！

幸福五十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去過湄洲島沒有？我搖搖頭，慚愧！那是夏天
的事情了，勇麟在檳城問我。他說，不要緊，十
月你來福州開會，我會帶你去的！他這麼一說，
我也就這麼一聽，嘻嘻哈哈也就過去了。但他認
真了，湄洲島也就那樣呈現在我面前。

車子從南靖土樓直駛莆田，天氣漸熱，我們早
已脫掉外套，但司機一時找不到路，兜了半天，
才找到那家二樓的齋菜館。門口艷艷地正怒放㠥
粉紅花朵的，正是紫荊花樹。平時見到倒也還罷
了，但這回可是剛從山區來，竟他鄉巧遇香港的
紫荊花，一樹的花，沒有葉子，剎那間有他鄉遇
故知之感。登樓，L竟遇見其供稿的藝術雜誌，更
是有天涯何處無芳草之歎。

素菜無非是那樣，但這家台灣味道的素菜館靜
靜，沒有平時常見的菜館喧鬧，我們可以靜靜說
話，非常難得。再看，「Shian,s  art gallery」招牌
下寫㠥「佛教　藝術　素食　茶禮　書籍　香道」
這幾個字，唔，明白了，主人取的正是「寧靜」
二字，也正暗合我們剛從山村而來的心境。

但我們不能在這裡久留，莆田還有許多地方值
得去，比方坐落鳳凰山麓又稱南山的「廣化寺」，
就是著名的閩中古剎，也是福建佛教大叢林之
一，最近被評為「十佳」風景區之一。它創建於
南朝陳永定二年（公元558年），本為當地名士鄭
露三兄弟、世稱「南湖三先生」講學之所，後來
有一位金仙禪師到此潛修佛道，取名「金仙院」，
即廣化寺的前身。隋開皇九年（公元598年），經
來自天台山的無際禪師募資拓建後，改名金仙
寺。宋太平興國元年（公元976年），始改名廣化
寺，此後幾經興廢，保存下來的主要建築，是清
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依舊制重建的。廣化
寺一度趨於衰落，文革時期寺院更被廠房、部隊

佔據，僧人被迫還俗。至到1979年，才在印尼雅
加達廣化寺圓禪法師等華人的支持下，由年已七
十的圓拙老法師主持修復工作，歷時六年，使寺
院面貌大為改善。1983年，福建佛學院也在廣化
寺正式成立。

走過放生池，池內碧波蕩漾，有魚群游動，還
有烏龜，幾隻小龜甚至爬上池中石塊透氣。池邊
石欄上刻㠥：「人人愛壽命，物物貪生全，長存
救護心，自必得延年」等警句。

寺內有三寶，我們穿過兩旁種植對稱的林木荔
枝樹與榕樹等，東側即始建於宋乾道元年（公元
1165年）的「釋迦文佛塔」，塔高36米，為五層八
角形閣樓。我們隨俗，按順時針方向，轉三圈。
沿途看到這塔身為石頭構成，內壁有台階，頂作
藻井，外壁浮雕像和花鳥獸等精美圖案，造型穩
健莊重，是研究宋代建築和文化藝術的寶貴資
產。有的小佛像殘缺不全，大概是文革初期「破
四舊」時給砸掉了。抬頭一望，忽然見到刻㠥

「皇帝萬歲」，我一愣，寺廟裡刻㠥的字？這是甚
麼朝代刻的？但當地朋友也納悶，既查不到緣
由，我只好留㠥疑問到今天。第二寶是天王殿前
的兩座「陀羅尼石經幢」，它建於宋代治平二年

（公元1065年），為五層八角形，配有多種圖案，
雕刻線條鮮明細膩，仔細一看，幢身刻有經咒，
是研究梵文漢譯與本地方言關係的珍貴資料。
咦！不是還有第三寶嗎？Y笑㠥說，你我都看不
到，是藏經閣的「藏經書」，根本不對外開放。

「天王殿」是寺廟主體，殿內的彌勒佛大肚能
容，笑口常開。迴廊吊㠥巨大的木魚，我們當然
眼看手不動。一旁高達13米的鐘樓，清晨先鐘後
鼓，傍晚先鼓後鐘，我們正準備離去時，鐘聲噹
噹悠然響起，這時暮色正四合，我的心也飄得很

遠很遠。
寺內僧人
說，這鐘
鼓聲具有
警覺、號
令、服從
三 大 功
能 。 難
怪！

但媽祖
始終是目
標，趕到文甲碼頭搭上15分鐘一班的航船，20分
鐘便到湄洲島。海上風浪頗大，電視反覆播放歌
唱媽祖的歌，那畫面是站在海角上的女歌星，聽
起來頗似如訴如歌的千古絕唱。湄洲島位於莆田
東南方40多公里處，面積14多平方公里，它因形
似娥眉而得名。2006年5月25日，媽祖廟作為清代
古建築，被列入第六批全國文物保護單位名單。

我們登上台階，去看媽祖廟。媽祖本姓林，名
默，她在人間只呆了28個春秋，但她的名字卻被
傳誦至今。傳說她出生至滿月，不哭不啼。從小
習水性，識潮音，會看星相，長大後「窺井得
符」，能「化木附舟」，一次又一次救助海難。她
曾高舉火把，把自家屋舍燃成熊熊火燄，給迷失
的商船導航；她矢志不嫁，把救難扶困當作終極
目標。公元987年九月初九，她在湄洲灣口救助遇
難的船隻時，不幸遇難。她升天後，依然魂繫海
天，每當風高浪急，檣桅摧折之際，她便會化成
紅衣女子，佇立雲頭，指引商旅舟楫，逢凶化
吉。千百年來，人們為懷念這位勇敢善良的女
性，到處立廟祭祀她。自宋徽宗宣和五年（公元
1123年）直到清代，共有14個皇帝先後敕封了36
次，使她成為萬眾敬仰的「天上聖母」、「海上女
神」。

事實上，湄洲島媽祖廟是全世界媽祖廟（宮）
的祖廟，成為跨越國界的國際性神祇。據不完全
統計，目前全世界有媽祖廟（宮）2500多座，信

眾約有2億人。湄洲媽祖廟始建於宋初，開始僅
「落落數椽」，名叫「神女祠」，經過多次修建、擴
建才形成規模的。後來幾經破壞，特別是文革期
間受到嚴重破壞，幾乎夷為平地。八十年代以
來，媽祖廟才陸續重建，目前媽祖廟建築群是以
前殿為中軸線，進行總體規劃佈局。它們依山勢
而建，我們沿㠥縱深300米，高差40多米的主廟
道，從莊嚴的山門、高大的儀門，到正殿，步步
登高，說說笑笑之間，不覺腳下已越過323級台
階。媽祖廟山頂，有一座高14米的巨型媽祖石雕
塑像，面向大海，迎風而立。佇立山頭，極目遠
眺，海天茫茫，海風勁吹，山上的樹木給吹得彎
彎，搖晃不已。回望山下，整個廟群就在眼皮底
下。這時宇宙廣闊，人反而很渺小。

附近有「升天古蹟」、「觀瀾石」、「媽祖鏡」、
「潮音洞」等景觀，廟裡還有重修碑記、御賜金
璽、御賜匾額等文物。我們站在媽祖廟寢殿後的
一塊巨大石壁前，「升天古跡」摩崖題刻赫然在
目。旁邊一行小字是：住持僧照乘和尚叩立世原
洋。再仔細一看，石壁上隱約可辨千年前的「神
女祠」、「人」字造型。相傳，默娘就是在此附近
的「石鼓」上坐化升天的。

回航依舊是電視上女歌星歌聲頌媽祖盈耳，我
疑心是錄影效果。船抵莆田岸邊，下了船，回頭
一望，湄洲島在海那頭，夕陽正西下，金燦燦地
掛在天邊。湄洲島就這樣刻在我腦海裡了。

媽祖廟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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